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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买办的

崛起

□  胡  波

香山买办的起步

香山，即今广东中山。那是一

块具有浓厚现代经济意识和开发精

神的土地。

1851年英国人期待的首届世博

会在伦敦成功举办，香山买办商人

徐荣村以其长期经营的“荣记湖丝”

参展，并一举夺得“制造业和手工

业”的金银奖章，为国运式微的近代

中国和落后的工商业带来了一线希

望，也开创了中国人走向世博会的

历史先河。

徐荣村凭借荣记湖丝走进首届

世博会，一举成名，既与他个人的禀

赋和强烈的经营意识有着直接关系，

也与他所代表的迅速在通商口岸崛

起的香山买办群体的特殊背景有着

密切的联系。徐荣村1822年出生在

广东香山县的北岭村，该村地近澳

门，中外通商极为便利，明清以来，

香山人常与澳门的西方商人进行丝

绸、茶叶、瓷器等货物的交易。

香山徐氏家族的买办生涯肇始

于早年在澳门经商的徐钰亭，他曾

与英商宝顺洋行的合股人随必理交

往甚密，五口通商后随必理来到上

海，成为宝顺洋行的上海买办。19世

纪50年代，徐荣村也在他的安排下

成为宝顺洋行的一名上海买办。不

久，他们又引荐侄子徐润和徐芸轩

入宝顺洋行工作，1859年，徐润又

将同乡世交郑观应介绍到宝顺洋行

工作。香山唐廷枢为代表的唐氏家

族，莫仕扬为代表的莫氏家族，郑

观应为代表的郑氏家族，也是以同

样的方式彼此引荐，相互担保，先

后进入洋行，逐渐形成了在当时中

外商界颇有影响的买办家族。鸦片

战争之后，广东商人纷纷做起了买

办，但香山人的口碑最好。

莫仕扬出任太古洋行总办后，

大量收购中国丝茶及各种商品，经

太古洋行出口，又将英国、印度等国

的棉纺织品及各种洋货，批发给华

商。这样，太古洋行的生意逐渐兴旺

发达起来，分支机构除上海、广州

外，还有厦门、汉口、九江、宁波、

天津、安东、太连等地。中国沿海的

海运与长江、珠江内河航运几乎全

为太古洋行所垄断。莫仕扬也在太

古洋行的拓展中积累了巨额财富，

莫氏家族在太古洋行的地位几乎不

可动摇。

1879年，莫仕扬逝世后，次子

莫藻泉接任太古洋行第二代华人买

办，莫藻泉从小耳濡目染，较其父更

具商品竞争意识。早年他看到爪哇

糖在东南亚和中国大陆销路很广，

便在香港买下大片荒地，在近山处

兴建太古糖厂，近海处修建太古船

坞。糖厂建成后，因成本较低，价格

上比爪哇糖更具竞争性。他还别出

心裁地推出一种像海报广告式的

“月份牌”，宣传太古糖厂“太极

圈”牌的糖。

月份牌是一种崭新的海报广

告，由香港设计师关蕙农设计,画

面色彩艳丽，内容有吉祥人物，天

官赐福，迎春接福，八仙贺寿，仕

女图等，民族特色突出和文化气息

浓厚，深受消费者的欢迎。太古糖

随月份牌迅速进入千家万户，很快

便占领国内市场，并将爪哇糖挤出

大陆。月份牌的促销方式也为怡

和、广生堂等仿效，成为很好的宣

传手段，后来逐渐变为今天盛行的

挂历。

太古洋行后来又在广州白蚬壳

新建了货仓和码头，即后来广为人

知的“太古仓”，成为20世纪20年

代初广州最完善的仓库码头。位于

尖沙咀蓝烟囱码头的地皮，日后为

太古洋行带来几十亿元的收益。莫

氏家族也成了太古洋行的支柱。百

年之间，莫氏家族及其亲朋戚友在

太古洋行工作的累计达千人，员工

中流传着一句让英国人听起来格外

刺耳的话：“只知有莫，不知有英”，

莫氏家族实际上操纵了太古洋行的

实权。

莫氏家族三代为太古洋行发展

壮大立下了汗马功劳。但英商也不

甘于大权旁落，担心利权受到威胁，

便寻找种种理由加以限制，最后干

脆剥夺莫氏家族在太古洋行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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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洋行因此也取消了买办制度。

徐荣村经商致富后告老还乡，

过着赋闲的乡绅生活，在商场上不

再见其有所作为。倒是他的侄儿徐

润在他的一手栽培下茁壮成长，并

在晚清政商两界大显身手。

徐润15岁随叔父徐荣村到上海

后，一位精通星相的饱学之士为其

看相，说他“命有翰苑之望，不宜落

于市井”。徐荣村便有意培养，将徐

润送到姑苏西园继续求学，以博取

科举功名。没想到因粤语与姑苏话

相去甚远，无法与老师同学沟通，数

月下来，徐润不但读不成书，连日常

生活用语也不能明白。一筹莫展之

下，只得返回上海，在伯父徐钰亭的

安排下，进入宝顺洋行当上一名学

徒。

读书进学不成的徐润，似乎对

经商极具天赋，香山人的勤勉和精

明在他身上都有出色的表现。他初

拜香山人、宝顺洋行副买办曾寄圃

为师，学习进出口贸易业务，后分别

向英国茶师和英国看丝人学习茶叶

的鉴定和丝质的检验。由于勤奋好

学，受到洋行大班的器重和提携，不

到几年的工夫，便积累了相当可观

的财富。

通常，鸦片战争后出现的洋行

买办，大都有自己独立经营或合伙

开设的商号，或茶栈或钱庄。洋行雇

佣买办，往往也看其经商的经历，甚

至默许其自开商铺。徐润在上堂帮

账时就与同乡合伙开设了绍祥字号

和润立生茶号，随后又陆续在江西、

福建、上海等地开设了福德泉、永

茂、合祥记等茶号和敦茂钱庄及协

记钱庄。后来又和怡和洋行总买办

唐廷枢等人创办上海茶叶公所、丝

业公所和洋药局。

徐润一生各个时期的兴趣有所

侧重，但对房地产情有独钟。当年

宝顺洋行大班韦伯任职期间，临别

时留给新任大班几句话：“上海市面

此后必大，汝于地产上颇有大志，再

贡数语，如扬子江路到十六铺地场

最妙，此外则南京、河南、福州、四

渡路可以接通新老北门，直至美租

界各地段，尔尽可有一文置一文。”

说者有心，听者有意，徐润深以为

然，先后和外商、华商合办过业广房

产公司，先农房产公司、上海地丰公

司、广益房产公司、宝源祥房产公司

等，至被朝廷革去轮船招商局会办

之前，他在房地产上投入的资本已

经达到223 余万两银子，拥有地产

3200余亩，共建有洋房51所，楼房

3所，住宅222 间，平房街房1890

余间以及当房2 所，每年可收租银

12.29万余两。徐润一生在房地产经

营中发过大财，也摔过大跟头，人称

“地产大王”。

今天的上海愚园路，就是由徐

润居住过的愚园而得名。据统计，当

时徐润个人资产达341万两，其中房

产223万两，股票投资82万两，典

当、钱庄等34万两，在当时上海是

著名的富豪之一。但是“富甲王侯”

的徐润也有兵败麦城的时候。中法

战争爆发前夕，局势混乱，上海人心

惶惶，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如他

所说：“市面忽败，居民迁徙过半”，

“上海百货，无不跌价三五成，统市

存银不过十之一二。”徐润经营的大

宗地产、股票价格暴跌，损失惨重，

不得不将全部资产抵押给债权人，

几十年的心血在这场突如其来的金

融风暴中付诸东流。但他不是那种

一击便倒的人，对房地产方面的投

资始终充满信心，随后他又千方百

计地筹集资金，在上海、天津、塘沽、

滦州、北戴河等地购地建房，炒卖地

产，获利甚丰。

遭遇生意场上的惨败后，徐润

表现出一种达观、乐命的处世态

度，仍然坚持“放宽肚皮袋气，咬定

牙根吃亏”的原则，积极寻求化解危

机、摆脱困境的新途径。5 5 岁那

年，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涉世

阅历兮，不避艰辛；吾年五十有五

兮，犹欣可振，夫精神或衣冠而敦

揖让兮，唯恭敬以自循；登山越岭

以游览兮，初不倦；夫仆马风尘入

煤井以监察兮，宜短褐以便身，服

其服兮事其事，随所遇兮，适吾

志；乐天下之命兮，听其位置。”

1904 年，上海成业公所改组

为上海商务总会，徐润受清政府的

委派，成为该会的首脑人物之一。

洋行买办出身的徐润，能够在全国

资格最老、影响最大的商会中占一

席之地，显然与他的经济实力、一

生出入工商二界、游走于官商两个

战场的独特经历，以及在工商界的

威望有着直接的关系。

徐润事业上几起几落，总是逢

凶化吉，峰回路转的命运，与他的忍

辱负重、勤勉坚毅、诚实守信、精明

强干有关，更与他的同乡好友怡和

洋行的总办唐廷枢，以及太古洋行

买办世交郑观应等香山买办商人，

这些属于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的鼎

力支持和精诚合作息息相关。

唐廷枢兄弟早年与容闳在澳门

和香港马礼逊学校，受过彻底的英

华教育。唐廷枢英文写得漂亮，英语

也流利纯正，外国人都称赞他“说起

英语来就像一个英国人”。早年虽做

过香港殖民政府巡理厅的翻译及上

海海关的大写和总翻译。受香山重

商和对外贸易传统的影响，总是人

在曹营心在汉，始终不能忘情于商

务。1861年在时任英商怡和买办、同

乡林钦的介绍下进入怡和洋行。

1863年正式担任买办，管理钱款、收

购物资、开展航运、扩大市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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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为怡和洋行整顿和设置出一套有

效的买办机构，在贸易、航运、金

融、保险等方面为怡和大力拓展业

务。尤其在航运方面，为怡和洋行

创办华海轮船公司立下了汗马功

劳，他因此也成为该公司四名董事

之一。

唐廷枢在同外国人打交道和在

经商方面的成功经历，成了当时广

东人特别是香山人效仿的楷模。时

常有人上门向他请教办理洋务，学

习英语等问题。为了帮助同乡和热

心洋务的人学习英语，唐廷枢用广

东方言编写了《英语集全》一书，其

中第六卷就是“买办问答”。该书于

1862年出版后，颇受欢迎，他的知

名度也随之提高。

在怡和洋行任买办的唐廷枢一

干就是10年，怡和洋行在他的打理

下有了快速发展，而他本人也增长

了经商的才干，积聚了经济实力，提

高了社会地位，联络和团结了一大

批中外商界的精英，形成了以他和

徐润、郑观应、莫仕扬为主体的香山

买办群体。

唐廷枢、徐润、莫仕扬、郑

观应这些从伶仃洋走出来的香山买

办商人，五口通商后相互扶持，彼

此提携，以上海为中心，建立了庞

大的商业网络和人际关系体系。上

海丝业公所、茶叶公所、洋药局的

创建，以及广肇公所的设立和仁济

医院、普育堂、辅元堂、清节堂、

元济堂的创办，就成为香山人在上

海沟通联络的纽带，也成为他们创

业立业参与市场竞争、跨地域跨行

业发展时规避风险的重要保证。　

投身工业化进程

1 8 7 3 年春夏之交，开业不到

半年的中国第一家民族企业轮船招

商局因经营不善和资金不足而岌岌

可危，作为决策者和支持者，时任

北洋重臣的李鸿章如坐针毡。因为

轮船招商局的成败事关重大，不仅

直接决定着民族工商业的前途和命

运，而且还影响到国家的安危和民

族的福祉。忧心如焚的李鸿章想起

了曾受恩师曾国藩最倚重的香山人

容闳和他草拟的《联设新轮船公司

章程》。但很快发现容闳的方案虽

好，却不熟悉航运业务，而办轮船

招商局要钱、要船、要码头、要

货栈、要保险，更需要人才。把

西方的资本模式嫁接到千年封建王

朝体制下的新式工商业，能将轮船

招商局成功地运作起来的人，必须

精通航运，熟悉西洋商贸运作方

式，对商业物流了如指掌，这样才

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就在李鸿章一筹莫展的时候，

他的亲信盛宣怀向他极力推荐香山

买办唐廷枢和徐润，认为他们二人

既有与洋商打交道的经验，了解中

外商情，又熟悉航运业务，拥有雄厚

的经济实力，完全胜任轮船招商局

招股和营运工作。

当时洋行也千方百计地拉拢唐

廷枢和徐润，在怡和洋行的大班看

来，唐廷枢简直成了怡和能获得华

商支持的保证。美国旗昌洋行的老

板也说，唐廷枢“在取得情报和兜揽

中国人的生意方面都能把我们打得

一败涂地”。而且他们已经在极力争

取徐润加盟旗昌洋行，许以上海总

买办之位。

说到唐廷枢和徐润，李鸿章并

不陌生，也知道唐廷枢、徐润的洋文

和商业经验十分了得，但他担心会

像徽商胡雪岩、沪上钱商李振玉等

人那样“畏洋商嫉忌不肯入局”，更

怕重用香山买办会引起中外之间和

朝野上下的猜测与攻击。事实上，

李鸿章的担心并非多余。当时朝野

上下对买办并无好感，江浙商人也

与以香山买办为代表的广东商帮处

于激烈竞争的状态，洋商也千方百

计地阻挠香山买办进入轮船招商

局 。

庆幸的是唐廷枢和徐润等香山

买办商人并非名利之徒，在参与洋

行的各项事务中更深刻地领会到

“国强民富”的含义，更清楚地认识

到国家和个人利益不可分割的重要

性。据说有一次唐廷枢坐船从上海

到香港，船上限制供水，中国旅客每

人每天只有1磅水，但是作为货物的

100只羊，喝水却没有限制。这件事

深深地刺痛了唐廷枢。他敏感地意

识到，在洋人眼里，中国人的地位还

不如牲畜。到香港后，立即买下2艘

轮船，坐自己的轮船回到上海，并表

示以后不准外国人乘坐自己的轮船，

以示中国人的骨气和志气。在《论丝

茶宜出洋自卖》一文中，唐廷枢甚至

更明确地指出：“今火船往来中国者

正多，获利亦巨，各国皆有轮船公

司，在华人亦应会合公司，未造轮船

运货出进，自取其利，无庸附搭他国

也。”

抱着“不求做大官，只求办大

事”想法的唐廷枢虽然在洋行里春

风得意，炙手可热，但他还是放弃了

洋行丰厚的待遇，和徐润一起欣然

接受了李鸿章的邀请，分别出任轮

船招商局的总办和会办，走上了中

国民族工商业现代化之路。

走马上任的唐廷枢和徐润，一

改朱其昂主持局务时仅运漕粮、不

揽客货的做法，明确规定：“揽载为

第一义，运漕为第二义”，确立了招

商局的经营方针和策略。他们做的

第一件事是继续募股，扩大资金；第

二件事是开辟长江和南北洋航线，

在沿海、沿江城市设立分局，扩大

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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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和徐润进入招商局后，

除自己带头认购股票外，还动员亲

友入股，不到半年时间，就募集到50

万两股本，提前完成了预期目标。随

后又有不少买办和绅商入股，到

1882年资本总额达到200 万两，其

中徐润个人认股达48万两，唐廷枢

先后投资10万两，另外五六十万两

也是他们亲友的投资。为确保股民

利益，维护企业独立经营，唐廷枢和

徐润又重新厘定局规，扩大商董范

围，规定商总、商董由选举产生，业

务照常规买卖办理，因此吸引了不

少官僚、地主和商人投资入股，使轮

船招商局的资本规模进一步扩大。

招商局初期航线只限于南北洋，

北至天津，南抵香港。而中国黄金水

道长江航运几乎被英国太古轮船公

司、怡和轮船公司和美国旗昌轮船

公司所垄断。唐廷枢和徐润决定开

通长江航线，在沿江沿海设立天津、

牛庄、烟台、福州、厦门、广州、香

港、汕头、宁波、镇江、九江、汉口

分局，改变了英美轮船公司独霸中

国沿江航运的局面。随后又开辟了

上海——长崎——神户和上海——

吕宋南洋等地的两条航线，并在长

崎、横滨、神户、新加坡、槟榔屿、

安南、吕宋等处设立分局。

唐廷枢、徐润入主轮船招商局

后的第一年，进行了首届年度决算，

结果净利润为8万余两，利率约14%，

招商局运营一年，迎来了开门红。到

第二年，利润额又比上一年涨了近

一倍，达15万两。

轮船招商局在唐廷枢、徐润的

苦心经营下不断扭亏为盈，而且成

为英美轮船公司的强劲对手。为了

挤垮轮船招商局，英、美三大轮船公

司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轮船招商局，

他们压低运费，企图用压价来打败

招商局。在激烈的竞争中，轮船招

商局凭借漕运专利，回空免税和官

款接济以及国内商人的支持，虽然

盈利不多，但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削价竞争也同样使英美轮船公司大

伤元气，甚至身陷绝境。

价格战是一把双刃剑。俗话说

“杀跌三千，自伤八百”。旗昌轮船公

司在连续削价竞争中出现了大量亏

损，股价由最高的每股200两一路下

跌至60两，自己把自己逼上了绝路。

而且这时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国内

掀起一股投资热潮，旗昌公司的许

多股东开始抽回投资。在内忧外患

的情况下，旗昌公司意欲歇业，转卖

财产。1877年，旗昌轮船公司透露，

愿以二百五六十万两银子的价格出

售它的码头、轮船、栈房等全部产

业。

多年来在洋场上养成的敢冒风

险、不失时机追求利润的商业精神，

使唐廷枢和徐润无法放弃如此重要

的并购洋商的机会。在他们看来，收

购旗昌轮船公司全部财产，既可减

少竞争对手，又可增强招商局的实

力。于是他们二人把收购旗昌轮船

公司的设想向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

葆桢汇报，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李

鸿章的意见是：此议甚好，此举难

为。沈葆桢则态度积极，出钱出力。

得到沈葆桢的支持和李鸿章的默许，

唐廷枢、徐润反复与旗昌轮船公司

讨价还价，最终以222万两的价格实

现了近代中国史上第一次收购旗昌

轮船公司全部资产的壮举。“从此中

国涉江浮海之轮船，半皆招商局旗

帜”。李鸿章亦盛赞收购旗昌为“收

回利权大计，于国计商情两有裨

助”。

轮船招商局在唐廷枢、徐润等

人的运作下，击败了外资轮船公

司，夺回了大清帝国的航运控制

权，掀起了民族资本投资新式工商

业的热潮，也给政府财政和资源带

来了新的压力。为了缓解资金和能

源方面的压力，1876 年李鸿章决

定委派唐廷枢北上天津筹建开平煤

矿 。

唐廷枢的办事效率让李鸿章十

分惊讶，就在1876年11月3日，唐

廷枢受命的第二天就带着一队人马

赶到了开平。亲自勘察，调研，在短

短的2个月内，就向李鸿章递交了三

份办矿方案。不到一年，完整的开平

矿务局章程正式出台。又过了10个

月，开平矿务局正式挂牌。1881年

开平煤矿正式投产，日产量约 300

吨，1882年总产量达3.8 万吨，到

1899年已增至77.8万吨，17年增长

了20倍，这在我国近代矿业史上是

绝无仅有的创举。

为了满足煤炭运输的需要，唐

廷枢在李鸿章的支持下，招集股本

修筑了唐胥铁路，组建了自己的运

煤船队，创办了唐山细棉土厂（水泥

厂），自制了龙号火车头，开创了中

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先河。1881年11

月8日，唐胥铁路通车时，中堂李鸿

章带着朝廷的王公大臣乘坐在火车

上，让他们真正感受到铁路的便利。

李鸿章甚至感慨地说：“中国可无李

鸿章，不可无唐廷枢。”

唐廷枢、徐润在轮船招商局开

平矿务局的经营管理获得巨大的成

功，离不开香山商人的支持。唐廷

枢就坦言：招商局最初附股之人，

固由廷枢招至，即后来买受者，廷

枢亦大半。徐润也承认自己购买了

开平股15万两。外界也认为许多股

份“皆唐、徐诸公，因友及友，

辗转邀集”。1897 年 9 月 3 日《北

华捷报》报道称：“该矿之能筹集

巨资，主要是通过唐廷枢的巨大努

力和努力奔走。”

就在唐廷枢、徐润倾心于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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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的经营管理事

务之时，另一位香山买办出身的商

人郑观应，也应李鸿章等洋务大臣

的邀请，积极投身于中国早期工业

化的事业之中。郑观应一生在轮船

招商局三进三出，晚年回首往事时

仍然感慨万千地说：“忆三次入局

之时，皆值局事困难之际，而出局

之日，又当局事发达之秋”，“四

十余年耿耿此心，未敢稍忘局

务。”他认为要扭亏为盈，并非易

事，必须着手解决四个问题：一是

注入资金，二是解决燃料来源，三

是培养技术人才，四是扩大销路。

为解决这四大问题，郑观应在张之

洞和盛宣怀的支持下，逐步得到解

决，汉阳铁厂后来与大冶铁矿、萍

乡煤矿合并为三位一体的大型钢铁

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从而揭

开了中国近代的钢铁为龙头的重工

业史的第一页。

严格说来，香山买办商人是投

资或涉足现代工商企业的杰出代表，

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

织布局、天津电报局、上海电报分

局、汉冶萍公司等仅仅是香山买办

商人参与投资和创建、经营、管理近

代新式工商企业中最重要也最成功

的范例，以唐廷枢、徐润、郑观

应为代表的香山商人几乎涉足 近代

中国新式民族工商业的各个领域，

并有不错的表现。

著名中国近代买办问题研究专

家郝延平先生认为：在中国早期工

业化的关键时期，买办的重要性不

仅在于他们的富有，而在于他们能

够把资本的所有权和企业家的本领

融为一体。更主要的是，买办作为

最早同西方人进行直接而广泛接触

的中国人之一，首先看到了近代工

业的利益和前途。香山买办因更早

地进入轮运、采矿、纺织、机器

制造等近代行业，因而他们很自然

地成为致力于中国工业化的先驱。

1892年，大清最优秀的职业经

理人、实业家唐廷枢与世长辞。唐

廷枢逝世后，当时上海出版的《北

华捷报》发表评论，赞扬他的一生

为中国民族工商业所作的巨大贡

献，称他的一生代表中国历史上的

“一个时代”，他的死，对外国人

和中国人一样，都是一个持久的损

失！

唐廷枢的灵柩被抬上招商局的

巨轮，早已自发等候在码头的13个

国家的领事馆轮船一字排开，13面

外国国旗降旗致哀。13艘外国领事

馆的商务官乘坐轮船护送唐廷枢的

灵柩返回故乡香山县的唐家湾。作

为一位商人，他受到的礼遇超越了

帝王。

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香山

买办开始虽然服务于洋行洋商，毕

生出入于洋场、商场和官场，但他

们在国运式微、多灾多难的近代中

国，凭借自己敢想敢闯敢干的精

神，在晚清洋务运动中扮演了重要

角色，在许多领域开创了先河。唐

廷枢是中国第一家大型近代化航运

企业轮船招商总局的总办。他同徐

润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

仁和水险公司，是中国近代第一家

用机械化作业和规模最大的煤炭工

业基地，筹建了中国第一条国有化

铁路——唐胥铁路；主持制造了中

国第一台蒸汽车——“龙”号火车

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水泥厂——

唐山细棉土厂，开办了中国近代第

一件机器印刷行业。容闳起草了近

代中国第一份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

章程——《联设新轮船股份公司章

程》，他和唐廷枢等香山买办联合

创办了中国大陆出现的第一份华商

报刊——《汇报》。

这些与香山买办有关的历史创

造说明，在近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

的过程中，香山买办不仅是近代中

国早期工业化的先驱者，而且还是

经济社会转型的推动者。他们在投

身近代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过程中，

也成功地实现了买办商业资本向民

族工业资本的漂亮转身。


